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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回第三十回  雲雨荒臺豈夢思雲雨荒臺豈夢思

　　他們桌上菜餚雖多，但是衣紅沒有沾口，文祥食量不大，千奇與楚平生也都是點到為止，一隻烤全羊雖然只切上來八分之一，

看上去幾乎沒有動過。隔座有個青年，一直斜著眼偷看這邊的一舉一動。　　衣紅早就練就了用「餘光」觀察的本事，一般女孩子

多半本能地知道在人群中，哪個人的目光射向自己。但那只是本能，衣紅發現，只要把視線聚焦在遠處某一點上，再把注意力分散

在焦點附近，眼珠不動，就能察覺很多細節。

　　千奇離那年輕人較近，衣紅便說：「千奇大哥，你旁邊那個青年好像沒有吃飽，把那塊烤羊肉送給他吧！」

　　千奇轉身，向那個青年打了個手勢，退出音障區，對那人說：「我們人少，食物太多，那隻羊你有沒有興趣？」

　　那青年受邀，大為興奮，卻說：「羊？嗄！我桌上的都沒吃完呢！我只是覺得那位姑娘很美麗，想結識她，可以嗎？」

　　千奇哭笑不得，這種事哪能越俎代庖。他指指年輕人，又指指他們的桌子，只見衣紅點了點頭，他便對那男子說：「那麼請過

來坐吧！」

　　青年毫不客氣，一屁股移了過，說：「你們有音障真好，我快被吵瘋了。」

　　千奇為他介紹說：「這位姑娘叫衣紅，這位是文祥，在下千奇，我們是來觀光的，請問小年青怎樣稱呼？」

　　青年說：「我叫馬維邦，從新疆來的，衣紅姑娘輪廓很美，是不是維吾爾族的？」

　　衣紅笑說：「謝了，我沒去過新疆，請吃羊肉吧！」

　　馬維邦說：「這裡的羊肉不好吃，姑娘有興趣，不妨到我們新疆吃去。」

　　衣紅搖搖頭說：「我不吃羊肉！」

　　馬維邦大為驚奇：「不吃羊肉？那妳怎麼長得這麼美麗？」

　　衣紅調侃他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現在的化妝術比羊肉還管用呢！」

　　馬維邦搖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，我專做化妝術生意，最高級的還是要靠羊脂。」

　　千奇笑說：「那你是『化妝』專家囉？」

　　馬維邦大言不慚地說：「還可以，昨天我給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化過妝，現在看上去只有二十來歲。我這是傳統方法，與電腦

化妝不同。」

　　千奇問：「怎麼不同法？」

　　馬維邦說：「我不知道電腦怎樣化妝，我是先用秘傳的藥水把皮膚上的毛孔泡開，再用特製的羊脂精按摩搓揉，這樣就可以常

保皮膚光澤有彈性。」

　　千奇這才知他談的是美容術的化妝，那只能保持兩三天，要經常維護，與千奇所想的變容、易容等化裝不相干。這種人多半是

江湖術士，出入公共場所為的是拉生意。衣紅一時心軟，反把這種人當作客人請進來了。

　　千奇怕衣紅不解，便點明了說：「你是看這位姑娘需要保養，來做生意的吧？」

　　馬維邦忙道：「不，衣姑娘根本不需要化妝，已經夠美了。我是在等生意，希望昨天那位女士再來，她很大方，又不是本地

人……」
　　難道他說的是周瓊英？衣紅忙問：「你知道她姓什麼嗎？」

　　馬維邦搖頭說：「幹我們這一行，不便問客人的姓名。」

　　衣紅失望地說：「可惜！否則你可以賺一百貝幣。」

　　馬維邦跳起來：「一百貝幣？姑娘妳希望她姓什麼？」

　　「有沒有可能姓周？」

　　「姓周？當然！唉，我該死，沒錯！」

　　衣紅又問：「她今天還會來嗎？」

　　馬維邦得意地說：「就是今天不來，明天、後天準來！」

　　為了這一百貝幣，他什麼都不管了，站起身來，睜大眼睛，全場做地毯式的掃瞄。大廳中人來人往，有些客人走了，馬上又有

新來的補上。

　　前面小鬍子那桌，也有人過來交頭接耳，只可惜聲音太小。衣紅用指語通知衣娃：「能不能把那幾個人的悄悄話傳給我聽？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我怎麼判斷是悄悄話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兩個人講話，嘴對著耳朵，距離二十公分、音量五分貝以下。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這種標準目前沒有。」

　　衣紅還在考慮如何定義悄悄話，好讓衣娃理解。卻聽馬維邦大叫：「妳看！那不就是她嗎？」

　　衣紅馬上對千奇說：「快！文哥說你很會易容，快給我換！」

　　千奇更不答言，隨手取出一張靜電膜，往衣紅臉上一敷，面像立即變了。接著又替文祥換了一張面孔，前後不過十幾秒鐘。

　　馬維邦在一旁看得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　　衣紅急問：「她在哪裡？」

　　馬維邦指著對面角落，一位身穿唐裝的女子，說：「妳看，那不就是她嗎？我的一百貝幣呢？」

　　衣紅差點沒氣瘋，馬上與文祥又卸了裝。

　　這時百怪進來，向千奇使了一個眼色。千奇拉拉文祥與衣紅，三人起身便走。

　　到了外面，百怪說：「老楚出的點子真好！對方相信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我出的點子！」

　　文祥忙說：「紅妹，是誰的點子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　　百怪馬上改口說：「當然是姑娘的主意，我是說，老楚找到一位線民，叫他傳話。說今夜九時整，當局有行動，在五里坡一

帶，所有電腦都會當機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說電腦當機有用嗎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他們最吃這一套，他們自己有一套超級電腦，常常宣傳當局不可靠。我們和當局討論過，他們願意配合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怎麼知道對方相信了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我們一直等到那小子回來，他領了一個大賞！」

　　大家好好地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果然五里坡一帶，電腦莫名其妙地中斷了一個小時，造成居民極大的不便。這樣重大的事件

居然事先沒有通告，於是謠言滿天飛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如果電腦也會當機，是不是終有一天，天堂也會崩坍呢？

　　最出風頭的便是昨天傳話的那個小子，半夜裡就有幾個彪形大漢把他請去。那小子解釋說，他是在清真館無意中聽到幾個人談



話，說要停機一小時，由九點到十點，好改裝什麼設備的，還打算抓人等等。

　　隨後就有人到清真館，全面改裝音障設備。甚至還有好幾個人說，他們夢到清真館下有一條地下道，有很多重型機械操作不

停。

　　文祥等五人改裝成黎族男女，先到五指山下走了一遭，把一應地形地貌都記下來。千奇最擅長臨場指揮，計劃中，他將帶三十

名特遣隊幹員、六十台機器人，由正面佯攻。百怪則另外帶領二十名幹員和五十台機器人，在山後騷擾。另外由楚平生和他的三十

名幹員，負責居中策應。

　　既是當局發動要捉拿大法王，規模當然不能太小。可是真要將大法王一舉擒住，又失去了教化的意義。所以，必須做得煞有其

事，卻又烏龍百出才好。

　　真正的戲碼則由衣紅編導，她準備了三個方案，由她和文祥在後方執行。最理想的方案是，讓大法王相信周不倒出賣了他，因

而發出暗殺令。同時，這段過程要記錄下來，送交周不倒，行離間之計。

　　其次，暴露大法王策反的企圖，昭告天下，讓周不倒不敢助紂為虐。這點比較難，因為大法王老謀深算，絕對不會輕易讓人抓

到把柄。

　　最後一案則是憑武力硬上，反正是依令行事。

　　在行動上，是以第三案為餌，全面佯攻，如果大法王用武力反抗，就錄影存證。實際上是採攻心策略，想方設法要導入第一個

方案。

　　不論用什麼方法，衣紅知道周瓊英才是問題的核心。她更清楚，女人心，海底針，要全勝而歸，就要掌握她的心理。

　　怎麼現在才想到呢？衣紅驀然一驚，立刻對文祥說：「拜託！你快趕去陶莊，無論如何要把王博士請來，你還要負責說服他，

對周博士熱情一點！」

　　文祥面有難色，說：「找他來，我做得到，對周博士熱情點？這……」
　　衣紅拉起他的手，身體也靠在他身上，輕輕地說：「文哥，拜託你嘛！」

　　文祥忙說：「我去，我去，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衣紅站直了，笑說：「該怎麼辦？我剛剛不是示範給你看了嗎？」

　　全世界特遣隊的成員有萬餘人，全備有高速的交通工具，相互支援。一道命令下去，不到半小時，人員設備都已調動齊全。千

奇、百怪等全副武裝，明目張膽地用兵遣將，調度機器人，一點也不把對方放在眼裡。

　　這些舉動對當地人民一點也沒有影響，人們各做各的春秋大夢。也有人真幻不分，以為眼前兵革滿道的軍事行動，只是他夢中

的情節。更有人唯恐天下不亂，反正炸彈沒有在自己身上爆炸，當熱鬧看，也是娛樂性十足。

　　大家準備就緒，文祥卻還沒有回來，衣紅便用長途影音找到文祥。

　　文祥正和王之淳談話，一接獲影音，如釋重負：「紅妹，妳自己跟他說罷！」

　　衣紅一聽，便說：「王博士，麻煩大了，你再不來，周博士就要自殺了！」

　　王之淳一驚，忙說：「為什麼？小小也太糊塗了！」

　　衣紅東張西望，忽然慌張地說：「你快點來！現在還能救她，千奇大哥，快……」說罷，螢幕一陣閃爍，影音便中斷了。
　　千奇在一旁瞧著，半信半疑地說：「這樣有效嗎？」

　　「當然有效！」衣紅信心滿滿：「一個深受良心譴責的人，最怕再傷害別人。」

　　按照計劃，該去散佈假情報了。文祥還沒回來，楚平生要露面，以便線民指認。千奇等三人便換上中東人服飾，四個人大大方

方走進了清真館。

　　中午客人不多，他們一入座，衣娃就對衣紅說：「我們偵測到一些電子感應器，都還是三十年前的老技術，要不要干擾？」

　　衣紅忙用指語說：「你裝作不知道，我們要演戲。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我們怎能裝作不知道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我們在為妳辦案呀！別忘了，等會妳要負責把法王的影音全部記錄下來！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裝做不知道很難，要記錄，放心，保證巨細無遺。」

　　侍者送上飲料，千奇說：「哪一桌有音障？我們有機密要談。」

　　侍者說：「請放心，音障全修好了。」

　　千奇試著一撥開關，果然外面的噪音立刻消失。千奇還有點不放心，對百怪說：「你說幾句話。」

　　百怪詫道：「要我說什麼？」

　　千奇一邊站起來向後退，一邊說：「你不是天天說廢話嗎？」

　　百怪這才理會：「喔！你要試音障？老怪大傻瓜、大笨蛋、大白痴……」
　　千奇滿意地回坐，對侍者說：「我們大人物要開會，菜先送上來，我不叫你，不要進來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　　衣娃又對衣紅說：「隔壁有個傳送站，有三個人正在做影音傳輸。」

　　衣紅等菜上了桌，侍者退出後，便開口說：「這次行動是周議士親自下的命令，只能成功不許失敗。」

　　千奇問：「怎麼會這麼嚴重呢？連周議士的通訊網都封鎖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周議士自己要求的，我們得到可靠消息，有個組織要暗殺所有的議士。為了安全，我們一方面實施全方位的安

保，一方面同時向幾個主要的首腦發動攻擊。大法王確實在這裡，各位千萬不要讓他漏網了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奇怪！打一隻蚊子要花這麼大的功夫？」

　　楚平生說：「你知道蚊蟲殺死過多少人？比原子彈殺的多上幾十倍！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我可沒見過大法王殺人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誰叫他得罪了周議士？綁架周議士的愛女，還栽贓說他投資非法事業。最嚴重的是，大法王在金星賄賂法官，周議

士已經掌握了可靠的證據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在金星賄賂法官？可能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些法官都已被捕，在一個秘密地方受審。周議士告訴我們，等他報告寫好了，就要授權電腦，把所有反抗組織一

網打盡！」

　　百怪伸了伸舌頭：「好傢伙！那我們有得忙了。」

　　在一棟精緻的別墅裡，大法王與兩位身著白長袍的壯漢，正聚精會神地看著雙向影音傳真。半空中另外有兩個雙向屏畫面，一

個是二法王、三法王，還有一個畫面是四法王，大家斂聲屏息，眼睛都盯著清真館傳回來的影音。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那個小姑娘雖然換了裝，我還是認得。」

　　四法王說：「另外兩個我在火星上見過，只是不知道名字。」

　　等大家聽到衣紅說，周議士已經有了大法王在金星賄賂的證據，四法王立刻說：「不論是真是假，這個麻煩大了！趕快把他幹

掉！」

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老四，你性子太急，事情不那麼單純，何況這只是一面之詞。我離開金星是實，周不倒的話還沒有印證呢！」

　　四法王說：「印證？等印證了，我們都完蛋了！」

　　二法王說：「哪裡有這麼嚴重，周不倒又有多少分量？我手上的議士就有好幾個！只要其中一個提出『人權』來，我不相信電

腦能怎樣！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我只是不相信周不倒會坑我！」

　　四法王說：「我早跟你說過，那個婊子不是好東西，你還說要用來控制周不倒。現在呢？迷昏頭了吧？可別害得我們一起落

水！」

　　大法王不悅地說：「怎麼會？我什麼時候被女人誤過事？」

　　四法王急道：「那就下定決心，把他幹掉了事！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萬一這個消息是假的呢？」

　　四法王說：「老大，你不是常說『寧可我負人』！怎麼婆婆媽媽起來了？」

　　文祥與王之淳已在飛雲梭上，王之淳望著天心，一直沉默不語。

　　「你說說看，周博士有哪點配不上你？」

　　「不是她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她！」

　　「奇怪？你有哪點配不上她？」

　　「首先是她父親周不倒，他就是靠生化科技害人發財的！其次是她太霸道，不論做什麼，都要以她為主。還有一點，我也不怕

你見笑，她對性的需求很高，而且處處主動，害得我一點興趣都提不起來。」

　　「你有沒有跟她好好溝通一下呢？」

　　「二十年來一直在溝通，一談起來，她就大罵，說我不是男子漢！沒出息！唉！你想想，我就算真的沒出息，也不用嚷嚷，離

我遠一點不就得了！」

　　「她愛你才用話激你！」

　　「何必呢？我活著唯一的心願，是贖清過往的罪孽。我內心的壓力大得難以忍受，完全無法用言語表達。你是親眼見到的，她

居然用我的罪惡來羞辱我！」

　　「你要原諒她，女人在生理心理上，都必須有寄托。家庭是女性的全部，她跟你這麼久了，什麼都得不到，她能不恨嗎？」

　　「所以我更怕了，還沒有成家，她就想騎到我頭上去。萬一以後變本加厲，到那時豈不是生不如死？」

　　談到這裡，文祥也語塞了，暗自感歎人生的無奈。在外人看來，王周兩位博士，真是一對男才女貌、夫唱婦隨的神仙伴侶。彼

此卻為了一點意氣之爭，鬧得水火不容，禍延無辜。他們如此，自己與衣紅呢？有一天是不是也會變成這樣？

　　應該不會吧？她也想騎到自己頭上？讓她騎就是了！還有什麼？本來吵架無好口，打架無好手！如果有人甘願退讓，世間哪有

爭執呢？

　　過了一望無際的大洋，一片陸地在望，轉瞬間那五根人指般的五指山已在天邊。文祥便呼叫衣紅，雙方約定在五里坡見面。

　　五里坡是五指山前的一個小集，是電腦城建立後，為了供遊客觀光而興建的景點。這五里坡指的是一段長約五里的山坡，上下

落差有一千公尺。如果體力好，可以從那裡走到山頂，否則也可以乘坐纜車上山。

　　海南島全島面積不過略大於電腦規劃的基本單位，因此全島都在電腦的服務範圍。兼以又是少數低污染的地區，所以被規劃成

一個觀光區。

　　該島最南端的海灘上有塊礁石，恰好是中國陸地的極限，其上刻有「天涯海角」、「海闊天空」等字。宋朝的大文豪蘇軾曾經

流放海南，來訪的遊人只要知道這位才華洋溢、愛國愛民的文學家，在此無不觸景傷情，為他仰天三歎。

　　蘇軾自號東坡居士，人多稱他蘇東坡。他是四川眉山人，生於一○三六年，即宋仁宗景祐三年。在有宋之世，蜀人不服朝廷的
苛征暴歛，兵亂不絕。是以蜀人固然個性頑強，京師大臣對蜀人也多心懷偏見。以致蘇東坡雖才高八斗，千古留芳，但他從政四十

年，最高的官位也止於文學侍從而已。

　　官位的高低只代表名利的多寡，蘇東坡的得失恰好與其才華成反比。由於他思路敏銳、個性鯁直，以致開罪佞臣，恨之者每欲

置他於死地。他不僅數度遭貶，最遠曾貶到「天涯海角」，還有一段時間，朝官連一間破爛的官房都不許他居住。

　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也是中華文化之幸。由於蘇東坡耿介剛直，不見容於阿諛徇私的群小，終身流放在中國各地。而由於他

的到來，或嘉惠於庶民，或增色於山川。更由於他足跡遍天下，令無法一一親履的後人，得以透過他的慧眼，或神遊或意會，把古

今山光水色、人情世故，一網盡收。

　　假如蘇東坡飛黃騰達，宦途順利，充其量做個一代名相，換得一時的國泰民安，糧盈馬肥。哪裡能有絕唱如：

　　「我生飄蕩去何求，再過龜山歲五周；

　　「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庵初白頭。」

　　人生得失休咎，完全要看各人立場而定，房玄齡、杜如晦之流，能安邦定國，功成名就。可是他們除了留下一個響噹噹的名

字，還有什麼？有人認為秦始皇勞民傷財，建造萬里長城，不啻傷天害民。話說回來，沒有長城作屏障，兵燹連年，難道就不禍國

病民了？再說，長城凝聚民族信心的力量，遠遠大於人人活得腦滿腸肥！

　　由於蘇東坡的事跡，後人得以看清各個時代那些愚昧自大的嘴臉；再由蘇東坡獨步天下的文筆，時空乃結合成一整體；更因他

的境界，讓後人體認到，人只要願意，就能夠達到「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遊於物之外也」（〈超然臺記〉）的境界。所以，「天涯

海角」不止是個地標，更是人性昇華的一個中站。

　　王之淳原本意氣消沉，一聽文祥說起這裡接近「天涯海角」，精神為之一振：「是蘇東坡被放逐的那個天涯海角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是的，可惜我還沒有機會去遊覽。」

　　王之淳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他豪氣干雲地說：「我生平最景仰蘇東坡，每當我受到打擊抬不起頭時，只要一想到他，心中便不禁

自責。以他的才華，一生卻歷盡坎坷，有家難歸。我記得他有句詩，『少年辛苦真食蓼，老境清閑如啖蔗。』說起來我實在慚愧！

走，我們找周博士去！」

　　這天五里坡上遊客稀少，只見一些戎裝軍士，手持武器在附近逡巡來往。就算有遊客，一看到這種弩張劍拔的態勢，也都大為

掃興，中途折返了。

　　文祥先找了個僻靜的地方，停好飛雲梭。與王之淳走到纜車站前，王博士心情反覆不定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該說什麼呢？我該

怎麼決定呢？問題是我要什麼？假定我把毒物都清除了，剩餘的人生又該做什麼呢？」

　　王之淳不是沒有想過這些問題，但是永遠會有一些瑣事，把問題攪成一堆。這一次，他被迫要攤牌了，一個處理不善，很可能

就是終生的遺憾。

　　小小剛來的時候還只是個小姑娘，他帶著她做實驗，她幫著他看顯微鏡。二十多年來，兩個人很少有分離的時刻。但是他們倆

太相像了，不僅在工作上，在觀念及意識型態上，兩個人都爭強好勝，互不相讓，以致勢若水火。

　　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



　　「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
　　「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

　　「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」

　　突然間，一闋蘇東坡的《江城子》襲上王之淳心頭。那是蘇東坡在喪妻十年後，有感而作的。東坡的夫人王弗，賢淑聰慧，足

見女性也未必都是窮兇惡極的。

　　文祥看王之淳時喜時悲，知道該由他自己理清頭緒，也不去干擾。過了一會，文娃在耳邊說：「衣紅他們來了，快到前面站口

會合。」

　　文祥只好打斷王之淳：「衣紅在前面，走吧！」

　　王之淳急道：「等一下，我還沒有想清楚。」

　　在大法王房中，幾個人還在商量，這時又增加了幾個監督特遣隊動向的屏幕，屏幕上有幾十個身著盔甲的戰士，以及各型機動

機器人。千奇與百怪正分別和戰士講話，緊接著隊伍散開，各隊沿著地形，朝法王的別墅挺進。

　　「老大！不要再猶豫了，快下令吧！」

　　又一個鏡頭，捕捉到五里坡前的景象。今天早上當地的電腦竟然當機，法王知道定有圖謀，特別加裝了偵測設備。

　　文祥與王之淳正在纜車站前談話，大法王立刻說：「快把聲音接過來！」

　　立刻傳來王之淳的聲音：「那我得向小小道歉，請她原諒我！唉！人生真不可思議！非要老遠跑到天涯海角來，講幾句當年順

口就解決了的事情！」

　　大法王一時醋興大發：「好！一不作二不休！把周不倒殺了！」

　　突然，周博士從另一個房間衝進來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　　大法王怒道：「你爸爸派兵來捉我了！妳來看！」

　　周博士哭著衝向法王：「我不相信，我一直跟爸爸聯絡不上！」

　　大法王一把將她推開，對著雙向屏大聲說：「各位！全面開戰！」

　　周博士大喝：「阿米巴！你違背了誓言！」

　　大法王哈哈大笑：「誓言？我只有一個誓言是真的，就是服從我們的真主！」

　　周博士說：「可是，你們怎能跟電腦硬拼？那不是送死嗎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誰要和電腦硬拼？我說開戰，是開長期的迂迴戰！」

　　周博士慄然，說：「你是說……全面展開暗殺活動？」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別說得那麼難聽，我們只是全面執行真主給我們的任務！」

　　周博士大叫：「你不能殺我父親！」

　　大法王怒道：「為什麼？難道等他來殺我？」

　　周博士說：「不可能！想想他在你身上投資了多少？」

　　大法王冷冷地說：「那是看在妳的面子上！」

　　周博士投進他的懷裡，說：「可是，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呀！」

　　大法王無奈地說：「只是那傻小子回頭了，妳還要我這個番鬼嗎！」

　　衣紅見到文祥與王之淳二人，忙迎上來，急道：「走，已經開始行動了，咱們到臨時指揮所去。」

　　臨時指揮所就在站旁一個堆棧內，有兩個隊員在門前把守。一進門，裡面是個半球形的空間，除了四壁分割成八面的屏幕外，

裡頭空無一物。

　　王之淳一進來，就見到一個屏幕上，周博士與大法王相擁一處。他怒道：「小小！這怎麼可以？快給我過來！」

　　這時畫面一閃，已成了雙向傳輸的影音系統。周博士看到王之淳與文祥、衣紅在一起，不禁怒火中燒，把大法王用力推到一

邊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著衣紅，對王之淳說：「王之淳！你讓開，我要找那個賤人算帳！」

　　王之淳更是妒火高升：「小小！妳給我聽著！我對妳太寬容了！」

　　周博士說：「喂，你怎麼了？我叫你讓開！聽見沒有？」這裡大法王早已將其他的畫面收起來，趁著兩個人爭吵時，鳴金收

兵，溜之大吉了。

　　王之淳像吃了豹子膽：「妳給我聽好！過去的事不談了，妳先回來再說！」

　　周博士見指揮不動，氣勢拉抬不起來，只好說：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　　王之淳說：「我怎麼了？我想到蘇子瞻了！我很慚愧！」

　　周博士更是訝異：「蘇子瞻是誰？你從來沒有提過呀！」

　　王之淳更氣了，說：「這就證明妳根本不關心我！我最佩服的大文豪蘇軾，字子瞻，自號東坡居士！怎麼沒提過？」

　　周博士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啊！那個蘇東坡！」

　　王之淳大吼道：「那個蘇東坡！古往今來只有一個蘇東坡！」

　　周博士小心地問：「蘇東坡怎麼了？」

　　王之淳說：「這裡就是當年蘇東坡被放逐，遭遇最慘的天涯海角！」

　　周博士難為情地說：「抱歉！我不知道！」

　　王之淳氣不長，一下子就發完了。看看周博士溫馴的樣子，歎氣說：「想不到我今天也自我放逐到這裡來，為的是做一件早就

該做的事！」

　　周博士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　　王之淳說：「悽慘的事。」

　　周博士問：「那為什麼要做呢？」

　　王之淳說：「不做會更慘！」

　　周博士急了，問：「到底什麼事呢？你老是這樣，話只說一半。」

　　王之淳說：「妳怪我？妳為什麼聽不懂另外一半呢？」

　　周博士眼中泛著淚光，試探道：「是那件事嗎？」

　　王之淳見她動了情，也傷感地說：「還有哪件？」

　　「真的？」

　　「還能假嗎？」

　　周博士大叫一聲，興奮得直向屏幕撲來，不料「撲通」一聲，一下子摔倒在地。

　　王之淳展開雙臂相迎，一個撲空，吃了一驚。恨聲道：「什麼電腦科技？真笨！」



　　文祥大有所感，對衣紅說：「妳看！那天在廟裡，我就是這樣！」

　　

　　大法王逃走了，他早在住處挖好地道，通向一個藏有深水潛艇的海底。趁王、周談話時，他帶著幕僚和超級電腦，早已不知所

終。大法王一走，他的屬下也作鳥獸散，他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，自然不能追究。

　　有關大法王下令開戰的那些影音，衣紅刪去不必要的部分，再傳給周不倒，成了衣紅挾持他的利器。

　　為了感謝王之淳和周瓊英，第二天，大夥兒一同到「天涯海角」懷古觀景。這裡是中國最南端的領土，在一望無際的白沙灘

上，聳立著一塊數丈高的巨石。文祥見那「天涯」、「海角」四字已斑剝不堪，說：「這麼重要的文物，應該好好維護才是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怎麼維護？鋪上金字？」

　　周博士說：「是呀，大法王就說過，要是他，他會重新刻過！」

　　王之淳叫道：「千萬不可以！我還嫌它太新了，表現不出蒼茫的古意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看，才這麼幾個人，就有這麼多意見！」

　　正說笑時，黑金剛出現在影音中，對千奇說：「這邊人手不夠，你們何時回來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這裡的任務圓滿達成了，說不定我會帶幾個幫手來哩！」他回頭問衣紅道：「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吧？」

　　衣紅看看文祥，說：「由他決定。」

　　文祥不解：「這下又由我決定了？」

　　千奇笑道：「由我決定好了，楚平生負責招呼兩位博士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　　海地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，巴哈馬群島之南，與多明尼加分佔聖多明哥島的東西部。海地之西是古巴，東邊則是波多黎各。

　　海地人最大的驕傲，是在一八○四年，他們推翻了法國的殖民統治者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。其次是未曾舉行公民
投票，像她的芳鄰波多黎各一樣，攀附在星條旗上。只是她付出的代價也很高，那就是貧窮加貧窮再加貧窮。

　　貧窮是人類共同的社會疾病，只是各有不同的病癥。在漢字的定義上，「貧」是指「分貝」，錢因分而少，結果是貧。「窮」

是「穴躬」，躬身在穴中，是不能伸展而窮。分而愈稀少，困而不能伸展，在字義上說來，都屬於貧窮之類。

　　海地人的貧窮，是標準的無錢財；波多黎各投奔了自由，但仍貧窮於無前途；要說起美國人，在有些方面也是貧窮的，他們無

信仰、無自尊；中國人又何獨不然？近代的中國人貧窮於無觀念、無思想，徒以抄襲外人為榮。也難怪，人只是一種生命機體，生

命本身只是進化的過渡現象，所以不可能有絕對健康無恙的人。

　　根本說來，人的精神疾病有兩個病源，一是信仰，一是知識。信仰側重忽略眼前，寄望未來；知識則剛剛相反，是抓住現在，

不顧將來。自認有知識的人經常沒有信仰，而有信仰的人往往輕視知識。這兩種深刻的矛盾，把人類分置於天塹的兩端。只有真知

灼見的人，才能跨越鴻溝，兼容並有。

　　海地人選擇了信仰，在外人看來，他們愚昧而無知。但是他們能歷經近百年的困苦，不受美國人、波多黎各人的威脅利誘，始

終安貧樂愚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

　　海地人有種特別的信仰，稱做「棺屍」。在巫師作法後，棺屍便由墳墓中出來，為人排難解紛、治病療傷。對當地人而言，政

府是個幌子，是做給外人看的。要打官司，簡單得很，不要什麼律師、法官，原告、被告，只要棺屍一出來，三言兩語，天大的事

都能解決。至於公平性，從古到今，沒有一個海地人提出上訴過！

　　到了電腦時代，一切照舊，人們白天住電腦城，晚上便群集在海邊或空曠的地方，等待棺屍的降臨。虛擬實境、真實幻境對他

們若有亦無，只要棺屍一出現，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步入了「不足為外人知」的另一個世界。

　　在新時代裡，電腦也彌補了他們百年來的屈辱，不需要公投，卻享受到了波多黎各人出賣自尊才得到的同等生活。

　　不過，當黑金剛受命來此，想解決自覺會的問題時，麻煩就來了。自覺會早與當地最有勢力的巫師阿奎伊鉤搭上了。而阿奎伊

的影響力，在這裡是絕對高過電腦當局的。

　　海地北部有個大港派斯港，濱臨窅無邊際的大西洋。霧靄重重的另一端，有一個面積約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托圖島。那裡正屬

地質上所謂的「加勒比板塊」，介於南、北美洲兩大板塊之間。兼以東鄰大西洋底的海底火山帶（即「中大西洋脊」），西接太平

洋深溝。因之，這一地帶具有板塊運動間槓桿作用的功能。

　　這裡正當赤道區，因為地球的自轉，離心力已將赤道的直徑向外撐開了約四十三公里。電腦做過模型測試，在理論上，只要極

小的能量，加勒比板塊中的海地島就能向外再突起數十公里。果真如此，這個「轉矩」的形成，將產生額外的作用力，而破壞了地

球近乎平衡的「角動量」，屆時地球自轉會有難以逆料的變化。

　　托圖島上有個巖洞，深達數千公尺，該處的地殼非常薄弱，有些地方只有數百公尺的沉積岩，緊接玄武岩組成的地殼。只要有

高溫防護的設備，很容易就能穿透地殼進入地函④。由於地函是半流動性的物質，只要加上反重力設備，就可輕易將該處推離地

面。

　　黑金剛知道茲事體大，一到海地就想深入巖洞，進行勘察。不料卻遇到地方人士的阻撓。黑金剛向當局求援，但是基於宗教自

由的保障，以及地方人民的意願，當局只能要求黑金剛以理曉諭，絕對不能武力相向。

　　自千奇到海南島後，黑金剛又與阿奎伊會談了好幾次。不論威脅或利誘，阿奎伊始終露著曖昧的笑容，好像在說：「連大美利

堅帝國都沒有讓我們屈服，你算老幾？」

　　千奇等四人下午一時到達，正是當地人午睡最酣暢的時刻，連地震天災都必須乖乖地等在一旁。一行人直接在工作總部前下

梭，總部是一間由椰子葉編織的「葉屋」。大地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生命的跡象。這裡雖不是電腦城，但房舍井然，地上淨無纖

塵，明明有人居住，偏偏又是鬼域森森的。

　　衣紅有點不放心，問：「是這裡嗎？」

　　千奇笑道：「錯不了，這裡的人白天睡覺，晚上作樂，命真好！」

　　百怪三步兩步，搶先跨進了工作室。三個人在外頭等了幾分鐘，不料百怪那個大嗓子，竟然也石沉大海，一進去就沒有下文

了。

　　千奇大驚，連忙伸手止住文祥、衣紅。大家靜靜地佇立不動，一邊仔細聆聽。

　　文祥用指語問文娃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　　完全脫離了常態，連文娃也沒有動靜！

　　怎麼可能？文祥一問再問，文娃就是不答。文祥急了，示意衣紅，衣紅也問衣娃，同樣沒有回應！千奇察覺二人的神態，悄悄

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　　文祥低聲說：「情況嚴重了！連電腦也當了！」

　　「怎麼可能？」千奇舉起左腕，對著嘴問：「你還在嗎？」

　　的確，沒有一絲回應。三個人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，再環顧四週，一點都沒錯！除了樹梢的那一息微風，這個世界真的停頓

了。

　　三人無計可施，文祥怕自己無意中把文娃關了，取下來看了又看。他腦海浮起了一幅畫面，果真電腦當局被推翻了，以他所知



人性的貪婪與愚昧，在突然解放下，那種不需言喻的亂象，他還活得下去嗎？

　　他回身看看衣紅，仍是那樣美好，心裡一陣溫暖，不由得伸過手去。衣紅也有同感，輕輕地投入他的懷抱。

　　千奇心有不甘，既然電腦失靈，他身上配帶的武器和工具自然也全失效。於是他找了一根長長的棍子，躡手躡腳地繞到屋後。

半晌，文祥與衣紅回到人間，看一看四周，居然連千奇也不見了。

　　衣紅拉著文祥，說：「我們去海邊玩吧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怎麼還有這種閒情？可能出了什麼大事！」

　　衣紅深深地望著文祥，說：「還能有什麼大事？」

　　文祥笑了笑，說：「走吧！」

　　大海就在他們身後，兩個人平平靜靜地走向海邊。

　　才走了十幾公尺，突然身後有人大喊：「文祥！衣紅！回來！快回來！」

　　二人回頭一看，十來個男男女女，連千奇、百怪也在其中，都在那葉屋前向他們揮手呼叫。文祥詫道：「怎麼他們都在裡

面？」

　　衣紅淡淡地說：「他們在考驗我們！」

　　文祥大異：「考驗我們？」

　　衣紅故意大聲說：「連衣娃都有分！串通作弊！」

　　衣娃馬上公開說：「不能怪我們，是黑隊長下令的，說要給你們一個驚喜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會驚喜嗎？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千奇叫我求妳，說是大家給妳準備的慶生會，一定要故作驚喜！」

　　衣紅聞言，馬上高興地跳起來，她這一跳，大家都瘋狂了。所有躲得已經不耐煩的人，一個一個都鑽了出來，相互又擁又抱

的。只有文祥靜靜地站在一旁，覺得人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動物。
　　苗人不大重視生日，他們認為那是母親受難的日子。在這一天，大家寧願多盡一點孝思，沒有什麼慶祝儀式。

　　入境隨俗，衣紅很感激這群新朋友，開了這麼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好在自己並沒有亂了陣腳，對她而言，又打了一場勝仗。

　　格瑞達走到文祥身邊，一副心有未甘的神態：「唷！怪不得！有這樣好的神仙伴侶！不過，依我看呀！她還是個處女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處女又怎樣？人的身體和這間草房差不多，不過為了遮風蔽雨，用夠了就要丟掉，重要的是誰住在裡面。」

　　格瑞達嬌笑道：「我懂了，你是說像衣紅這樣了不起的人，才配她的身體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不，妳完全誤會了，我是指妳！妳這間草屋或許有很多人住過，但它真正的價值是妳自己，何必羨慕處女呢？」

　　格瑞達更糊塗了：「你是說，我不要以我不是處女為恥？」

　　文祥安慰她說：「那又不是妳的錯！別想了！」

　　格瑞達臉色一變，怒目切齒地說：「你瘋了你！做處女才丟人，那表示沒有人要！我看你腦袋真有問題！」

　　這裡的特遣隊員有二十幾位，大家鬧夠了，這才齊集在會議室中，聽黑金剛做簡報：「情況遠比我們預期的嚴重，表面上看不

出來，因為所有的儀器都受到反壓力的影響，讀數是一致的。但是由衛星觀測資料看來，這一帶大概有幾千平方公里，包括海平

面，已經升高了三公尺多。另一方面，我們與阿奎伊的談判，半點進展都沒有。」說到這裡，黑金剛突然問衣紅：「衣紅！妳有什

麼意見？」
　　「我？」衣紅受寵若驚，說：「我還沒有進入情況。」

　　「這樣吧！我再去跟阿奎伊談判，這次少不得要用催眠法，古嚕嚕和魏德曼隨我去就好。千奇、百怪，你們陪文祥、衣紅兩位

瞭解一下情況。格瑞達，妳要多下點功夫，想辦法在地方議會找條路子出來。這裡的人晚上才辦正事，所以大家明天凌晨再見。」

　　格瑞達噘嘴道：「哼！我才不幹哩！島上沒有一個像樣的人！再說，有人說我不是處女，說我該覺得羞恥！」

　　黑金剛大為訝異：「怎麼啦？妳也鬼魂附體啦？」

　　格瑞達斜眼望著文祥，說：「是鬼魂住錯了屋子！」

　　文祥只好打躬作揖說：「大小姐！我說錯了，請原諒我，好吧？」

　　格瑞達這才釋然，笑說：「其實我已經相好了一個槍手，他的曾祖父是法國殖民時代的都督，現在雖然沒有多大力量，他本人

倒是敢做敢為的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那趕快進行呀！一定要把他抓牢！」

　　格瑞達眉毛一揚，屁股一掀，說：「我本來以為衣紅女英雄來了，一切都解決了，像我這種殘花敗柳……」
　　黑金剛立刻打斷她：「我看妳老毛病又犯了！快幹活去！」

　　衣紅也猜出了大概，她裝作不知，卻打定主意，一定要露兩手讓這些人心服！

　　千奇對當地也不熟，他才來兩天，就被調去海南支援。不過在文祥、衣紅面前，已經稱得上識途老馬了。
　　衣紅問：「除了阿奎伊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巫師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當然有，他們每個村莊都有巫師，只是地位有高有低，阿奎伊是全海地巫毒教的教主。他既然來了，當然一切都由

他作主了。」

　　衣紅盤算了一下：「那本地有幾位巫師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我不清楚，問當局吧！」

　　衣娃便對大家說：「這裡有三位巫師，根據我們的記錄，在海邊的多梅尼村，有個名叫荷西的巫師，他的地位比較高。」

　　衣紅便說：「那我們去拜訪荷西吧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他起得了作用嗎？」

　　衣紅笑笑說：「能不能起作用，要看我們會不會利用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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